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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1日上午，我冒着北京冬天少

有的凛冽寒风，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金开

诚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向这位我最敬重的师长，

献上一枚至虔、至敬的心香!

八宝山革命公墓“梅厅”外，北风呼号，松

柏肃然。前来参加遗体告别的金先生生前好友、
学生、同事、同乡，把偌大的厅室挤得水泄不通。

门厅中央，醒目地挂着欧阳中石先生手书的

挽联，上面苍劲有力地写着： “开诚走好”!

有一副没署名的长联，我只记得上联的第一

段：“说明白话写明白文做明白事”。周边摆满、

挂满了花圈、挽联。
九时整，我与几位友人一起，随着长长的、

向金先生告别的队伍，缓缓步入告别厅。

金先生躺卧在大厅中央的鲜花丛中，显得慈

爱、安详而宁静。

大厅里，播放着金先生一生最喜爱的江南丝

竹一仁泉映月》
在绵长而幽漾的乐曲声中，我任凭心头痛着、

泪水涌着，向安眠的先生三鞠躬，在心里默默祝
祷：“金公啊，您一路走好!”

由于工作关系，我退休前，曾在这里参加过

很多次告别仪式，但这一次却明显有所不同。一

是学界名流多，仅在我面前走过的，就有韩启德、

王忍之、袁行霈、欧阳中石等诸位。二是告别时

播放的音乐，不再是过去那种凄凉、沉重的哀乐，

而是仙逝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这对前来与往生者
送别的人而言，自然少了些许沉郁、哀伤。对出

生在江南水乡、梅坞，学高德昭的金先生来说，

能够在梅香幽幽里，能够在乡音缭绕中，能够在

满屋至爱亲朋相拥下，缓缓步入极乐之界，心情
一定慰极、好极!

金开诚教授193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51年

以江苏文科状元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历任北

京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
提起金开诚的大名，可说中国学界、政界少

有人不知。他生前担任全国政协第七、八、九、

十届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

研究馆馆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

副院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书法艺
术研究所所长。

金先生作为著名国学大家，在中华传统文化、
文艺心理学、古文献学、艺术学等领域，取得了

卓越的成就。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心

理学、书法及戏剧等多方面的研究，潜心治学，

成果卓著。出版的著作有《文艺心理学论稿》、

《文艺心理学概论》、 《楚辞选注》 《屈原辞研
鳓、 《艺术丛谶、 儆艺综录》、 伴术文化随
笔》、《文化古今谈》、 俭开诚文集》等。主编
有《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文艺心理学术语详
解》、 《中国书法艺术大观》等。另有各类论文

150多篇。他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言传身教，倾
心育人，奖掖后学，甘为人梯，为国家培养了大
量英才，桃李满天下。

我有幸得识金教授，是在80年代末。由于工

作关系，我在各种会议上聆听他的宏论。他最初

给我的印象是学问好、口才好、为人温和，是谦

谦君子。

我以后奉调中央社院、中华文化学院工作，

并具体分管中华文化学院与台、港、澳及海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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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便与会教授的接触渐多、渐亲密起来。

金先生的学问与为人，一直令我钦敬不已。他

充满对祖国、对民族、对中同共产党的热爱；他不

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努力做净友、说真话、建

直言，为爱圈统一战线的发展作⋯r积极贡献。

金先生心地纯真，一生坦坦荡荡， “说明白

话，写明白文，做明白事”。拳拳之心，感天泣地。
金先生又博雅大气。他胸怀宽广，为人谦和、

慈爱，从小凌青厉色，从不在私下占他人之过。

金先生堪称中国文化的大家。他力主传统文

化要古为今用。他认为，对古代文化要评估、要

考证，但更要“除糟粕，取精华”，为今天的经

济、文化、社会发展服务。他特别强调群众性的、

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宵传。他认为这是“弘扬传

统文化”“唯一有效的方法”。
金先生于今年七月住院手术后，我去医院拜

望他。那天金先牛的兴致极好。他对我说： “这

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问

题。前几天北师大于丹教授来看我，她告诉我遇

到不少困难。我鼓励她把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的

T作做F去。我对于丹讲，说不定我们通过努力，

可以在传统文化上创造出一个新的学派来——‘古
为今用’派”。

金先生还对我说，某省很重视传统文化工作，

他们由政府出面，成立了一所“同学院”，他已答

应前去讲学。他还问我对此有无兴趣，并表示愿

意推荐我做点儿教学管理T作。当时我没有明确

表态。在临别前，他还满怀信心地埘我说： “没

几天就fl{院了。之后调养一段，我打算先去某省

讲一课。然后制作一套讲学录象，供这所困学院

使片{”。我当时力劝他： “现在您的主要任务是养

病，至少明年三月前，不要往京外跑了”。

可足万万没有想到，我与先生的这次见面，

竞成了永诀!

金先生存中共中央统战部直属的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丁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我2()02年奉调l|l央社院工作后，曾与几位教

授、中层f部一起，前往几j学社中央向他拜见、

请教。他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 “中华文化这块

金字招牌，你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

在院党组和金先生的全力支持下，我与我的团

队一起，以中华文化学院的名义，创意并成功开设

了“中华文化系列讲座” (与香港新鸿基地产郭氏

基金合作)、 “中华文化论坛” (与中共中央统战部

有关部门合作)、 “台港澳学生中华文化研习营”、

“中困山水面、花鸟画高级研修班”、“全球巾华文

化经典诵读”(与湖南社院合作)，以及面向中两部地

区的“实用英语高级研修班” (与香港新鸿基地产

郭氏基金合作)等海内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这

些项目几乎都有金先生的专题演讲。

特别感人的是，金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日常

丁作与衬会活动都很繁忙，经过精心准备，为

“中华文化系列讲座”，作了题为《f冬统文化与古

为今用》的首次演讲。同时，他还向我推荐了一

批同内杰fl{的文化学者名单，如：王蒙、袁行霈、

欧阳中石、叶朗、冯之浚、冯骥才，等等。目前，

这个讲座匕经连续举办五年，受到了首都社会各

界的欢迎与好评。

他还担任“台港澳青年学牛中华文化研习营”

的主讲教授，不辞辛劳地为研习营精心撰写演讲稿。

由丁：研习营只能在寒暑假举办，金先生牺牲

了许多休假与学术活动，每年冒着严寒、酷暑，

给来自台湾的一万多名大学乍和数千名港澳学生、

专业人十，讲授了中困传统文化课．他的演讲深

入浅出、妙趣横牛，受到了异常热烈的欢迎。台

湾学生听过他的课以后，普遍增强了对祖同文化

的认同感‘j自豪感。听讲的俞湾学生与老师，几

乎遍及全台湾的所有高校，其中每年学生最多的

有台湾Ifl⋯大学、辅仁大学、阳明大学、长庚大

学、中国文化大学、海洋大学、台北大学，幺奘

大学等等。听过先生演讲的一位台湾教授感慨地

说： “金教授讲课中特有的韵味与感染力，在台

湾很难听到。”令人高兴的足，在2008年“5·20”

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时，一反以往的情景，有许

多青年大学生，将选票投给了马英九先生。

我2006年10月退休后，应我的tI{}j友——宁
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茅理翔董事长的一再邀请，

在浙江慈溪市帮助创办-r困内第一所培养民营企

业接班人的学校——“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
修学校”。金先生对此举极为支持、鼓励，认为这

是帮助l{l圈家族氽业走出“接班危机”的创新之

举，并欣然答应拥任特聘顾问、兼职教授，从而

使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名民营企业的少帅们，

有幸在这个接班人专修学校咀，聆听到了这位鼎

鼎大名的、北大著名教授的精彩授课。他为这批

特殊学生精心“昔身”打造的演讲——《围学智慧
与修身兴．必，让这些未来的企业掌门人听得如痴
如醉。他f|’J进一步懂得1广，要做一个合格的家族

企业接班人，首先必须“修身”，作一个“好人”；

从而对打造百年老店更加充满r信心。

金开诚先生的一生，是忠了：理想、坦荡磊落、

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一牛。他把毕生的精力，

都奉献给了我同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
奉献给了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

金先生还有多少宏愿没有实现啊!您走得实

在太早了!

金先牛的杰出成绩与高尚品德，金先生给予
我的教诲与提携、扶持，都已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将永远学习与怀念他!

(责任编辑：石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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